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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相
信
香
港
大
部
分
市
民
與
我
一
樣
，
都
不

知
道
在
鰂
魚
涌
地
鐵
站
旁
、
模
範
邨
後
有
一
座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
而
在
大
樓
的
五
樓
內
，
原
來

有
一
間
小
型
展
覽
廳
，
名
叫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博

物
館
，
內
裡
常
設
展
覽
着
很
多
由
古
董
收
藏
家

張
嘉
琳
、
張
鍾
麗
裳
夫
婦
擁
有
的
珍
貴
古
董
。

不
過
，
這
次
我
到
展
覽
廳
所
看
到
的
並
非
全
是

張
氏
夫
婦
的
珍
藏
，
而
是
一
個
名
為﹁
一
帶
一

路﹂
的
特
設
文
物
展
。
我
們
都
知
道
張
騫
在
西
漢

時
沿﹁
絲
綢
之
路﹂
出
使
西
域
，
原
來
這
條
通
道

在
西
漢
前
是
用
來
運
送
玉
石
，
所
以
之
前
被
稱
為

﹁
玉
石
之
路﹂
。
至
於﹁
海
上
絲
綢
之
路﹂
又
稱

﹁
陶
瓷
之
路﹂
，
亦
是
連
接
東
西
方
文
明
的
一
道

重
要
橋
樑
。

是
次
展
覽
的
目
的
是
希
望
透
過
珍
貴
的
古
董
文

物
，
讓
更
多
人
了
解
自
漢
朝
以
來
中
華
民
族
與
歐

亞
非
各
國
的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的
情
況
，
藉
着
尊

重
、
保
護
和
珍
惜
古
人
流
傳
下
來
的
藝
術
文
化
，

薪
火
相
傳
，
增
添
現
代
的
活
力
和
色
彩
，
令
中
華

文
化
綻
放
更
耀
目
的
光
彩
。

策
劃
展
覽
機
構﹁
緣
明
清
聚﹂
的
十
多
位
古
董

收
藏
家
會
員
借
出
過
百
件
展
品
。
張
氏
夫
婦
的
展

品
最
多
，
有
些
都
是
我
一
見
便
喜
歡
的
。
例
如
漢

朝﹁
綠
釉
羊
圈﹂
是
一
個
以
淺
綠
陶
瓷
製
成
的
兩
層
羊
圈
，

二
層
之
間
還
有
梯
級
供
羊
兒
上
落
，
三
頭
小
羊
就
在
圈
內
休

憩
，
可
愛
極
了
。
元
朝
的﹁
清
花
魚
紋
酒
壺﹂
造
型
特
別
，

壺
頂
和
把
手
分
別
有
兩
小
動
物
在
其
上
。
既
像
大
眼
魚
兒
，

又
像
小
昆
蟲
，
又
有
點
像
青
蛙
，
後
來
才
知
道
原
來
是
兩
條

小
龍
。﹁
釉
裡
紅
波
斯
船
形
壺﹂
是
一
個
很
特
別
的
盛
酒
器

皿
。
元
、
明
朝
時
期
，
從
中
東
來
華
的
商
船
的
外
形
與
此
壺

甚
像
，
相
信
是
工
藝
師
受
到
西
方
美
學
影
響
所
創
作
的
藝
術

品
。
還
有
一
個
元
朝
的﹁
青
花
釉
裡
紅
貼
花
花
卉
紋
罐﹂
也

令
我
看
了
又
看
。
比
起
其
他
展
品
，
它
的
體
積
較
大
，
但
手

工
精
細
。
加
上
它
飾
以
紅
色
的
凸
花
，
令
它
在
眾
多
青
花
展

品
中
最
為
突
出
。

另
一
對
收
藏
家
夫
婦
不
單
借
出
的
展
品
吸
引
，
他
們
本
身

的
名
聲
也
非
常
吸
引
︱
︱
梁
朝
偉
和
劉
嘉
玲
夫
婦
。
梁
朝
偉

的
三
個
宋
朝
玉
觀
音
坐
或
立
像
神
態
各
異
，
都
是
手
工
上
乘

之
作
。
我
最
喜
歡
的
是
他
的
唐
朝
玉
鎏
金
嵌
寶
石
腰
帶
，
以

白
玉
包
着
鑲
在
鎏
金
中
不
同
顏
色
的
寶
石
和
珍
珠
的
腰
帶
圓

環
和
長
塊
，
可
以
想
像
腰
帶
主
人
當
年
佩
戴
着
它
時
的
驕
矜

氣
派
。

我
亦
喜
歡
區
建
昌
夫
婦
的
遼
金
元﹁
白
玉
母
子
鴨
擺

件﹂
：
一
隻
白
玉
母
鴨
左
右
兩
旁
均
有
小
鴨
陪
伴
，
溫
馨
洋

溢
。
他
們
另
展
出
七
件
以
不
同
動
物
形
態
為
造
型
的
玉
件
都

是
可
愛
的
小
玩
意
。

是
次
展
覽
至
本
月
二
十
五
日
，
星
期
一
至
五
只
招
待
團
體

︵
六
人
以
上
︶
，
星
期
六
、
日
免
費
開
放
給
公
眾
參
觀
。

鰂魚涌的文物博物館

延
續
上
篇
，
來
港
大
讀
醫
科
的
內
地
女
大
學
生
身

處
香
港
，
初
到
貴
境
，
她
注
意
到
香
港
一
些
細
微
生

活
小
事
，
這
是
匆
匆
自
由
行
的
過
客
和
我
們
住
在
這

裡
的
人
所
忽
略
的
。

香
港
地
鐵
扶
手
梯
分
為
兩
排
，
靠
右
是
站
立
不
動

的
人
，
留
出
左
邊
讓
給
心
急
趕
時
間
或
喜
好
活
動
的
人
。

時
有
南
來
同
胞
兩
人
並
排
站
，
堵
塞
通
道
，
沒
辨
法
，
別

惱
，
沒
這
習
慣
。
就
像
在
日
本
，
日
本
人
是
靠
左
站
，
留

出
右
邊
通
道
，
我
也
常
站
錯
，
友
人
糾
正
馬
上
抱
歉
，
站

了
幾
十
年
靠
右
，
一
時
改
不
過
來
，
但
是
，
好
習
慣
應
該

學
習
。
地
鐵
裡
不
准
飲
水
進
食
，
違
者
重
罰
；
地
鐵
有
為

殘
疾
人
設
置
的
各
種
便
利
，
空
隙
處
會
有
工
作
人
員
搭
好

渡
板
；
馬
路
紅
綠
燈
有
特
殊
警
告
聲
音
讓
盲
人
辨
別
；
公

共
場
所
的
樓
梯
扶
手
上
有
為
盲
人
雕
刻
的
記
號
；
衛
生
間

有
嬰
兒
護
理
台
，
或
許
還
有
飲
水
處
和
擦
鞋
機
；
雖
然
港

人
個
個
步
履
匆
匆
，
問
路
會
仔
細
正
確
回
答
，
或
有
熱
心

人
帶
你
走
一
段
；
手
提
重
物
，
會
有
男
子
禮
貌
地
為
你
開

門
或
幫
手
提
一
段
路
；
偶
有
碰
觸
，
互
相
馬
上
道sorry

，

女
學
生
親
身
感
受
，
覺
得
凡
此
種
種
不
只
是
給
人
方
便
，

而
是
體
現
文
明
社
會
最
大
的
文
明
︱
︱
對
人
的
尊
重
。

﹁
睡
婆
婆﹂
事
件
使
她
感
動
，
賣
報
紙
的
婆
婆
只
顧
睡
覺
，
被
賊

偷
走
了
錢
，
全
社
會
都
心
疼
，
有
人
悄
悄
放
下
一
千
元
，
輕
輕
抽
走

一
張
報
紙
，
不
叫
醒
婆
婆
，
一
千
元
不
算
多
，
但
比
起
黑
筆
大
字
寫

上
銀
碼
數
字
捐
款
的
人
更
讓
人
敬
佩
。
為
近
學
校
，
她
租
住
的
房
子

在
中
環
，
中
上
環
的
房
子
大
小
都
是
豪
宅
，
房
東
太
太
一
開
始
不
信

任
北
邊
來
的
同
胞
，
不
時
上
來
，
找
藉
口
看
看﹁
豪
宅﹂
是
不
是
被

糟
踏
，
挑
剔
些
無
意
的
疏
漏
，
相
處
久
了
竟
成
了
她
的﹁
香
港
媽

媽﹂
，
生
病
會
送
來
水
果
和
茶
果
，
入
夏
前
會
來
清
理
冷
氣
機
，
退

租
回
內
地
還
要
請
吃
晚
飯
送
行
。
她
家
樓
下
茶
餐
廳
有
個
態
度
不
好

的
惡
老
闆
娘
，
說
話
口
氣
很
兇
，
原
以
為
歧
視
內
地
人
，
後
來
發
現

是
因
為
她
家
的
蒸
魚
和
炒
飯
太
好
吃
，
來
的
客
人
太
多
，
壓
力
大
得

性
急
口
惡
，
但
心
地
好
，
服
務
一
流
，
女
學
生
一
坐
下
，
老
闆
娘
就

知
道
她
吃
什
麼
，
要
飯
要
麵
，
外
賣
還
是
堂
食
，
過
年
會
大
聲
問
候

﹁
新
年
好﹂
！

未
來
港
之
前
，
女
學
生
已
知
香
港
是
世
界
上
貧
富
差
距
最
大
的
地

區
，
但
沒
有
看
到
抱
怨
和
仇
富
情
緒
，
沒
有
妒
忌
和
破
壞
，
人
們
都

在
努
力
創
造
着
自
己
的
財
富
。

我
們
寫
劇
本
最
注
重
細
節
，
細
節
的
真
實
是
構
成
整
台
戲
的
關

鍵
，
女
大
學
生
不
講
金
融
經
濟
、
議
會
政
府
，
看
到
的
細
微
末
節
，

構
成
她
在
香
港
所
感
受
的
這
台
大
戲
。
在
香
港
可
能
被
錯
認
為
不
安

全
的
動
亂
之
都
之
時
，
應
該
讀
讀
這
樣
的
文
章
，
增
強
信
心
，
維
護

安
寧
，
糾
正
形
象
。

秩序與善意之城

吃
哈
密
瓜
，
最
重
要
的
是
懂
得
挑
選
。
特
別
是
運
輸

到
香
港
的
哈
密
瓜
，
有
兩
種
情
況
，
一
種
是
不
在
新
疆

種
植
的
，
而
且
提
前
採
摘
，
成
熟
僅
僅
得
七
成
就
摘
取

了
，
運
到
香
港
的
超
級
市
場
，
七
月
份
就
有
得
供
應
。

這
都
是
下
等
貨
，
並
不
甜
美
；
一
種
是
大
概
八
月
才
採

摘
的
，
產
地
就
在
喀
什
的
伽
師
或
者
是
鄯
善
縣
東
湖
一
帶
，

經
過
半
個
月
的
晾
乾
，
然
後
用
特
快
火
車
運
來
香
港
，
這
都

是
哈
密
瓜
中
的
極
品
，
甜
度
高
而
且
果
肉
脆
，
價
格
稍
為
高

一
些
。
鄯
善
縣
所
生
產
的
紅
心
脆
，
果
肉
略
帶
着
橘
紅
色
，

鮮
甜
而
且
果
肉
爽
脆
，
這
是
最
佳
的
哈
密
瓜
。
鄯
善
縣
的
東

湖
在
新
疆
吐
魯
番
地
區
，
邊
緣
就
是
沙
漠
、
戈
壁
和
雪
山
，

整
年
不
落
雨
，
非
常
乾
燥
，
晝
夜
溫
差
大
，
雪
山
流
下
來
的

水
，
有
豐
富
的
礦
物
質
，
灌
溉
哈
密
瓜
，
故
新
疆
有﹁
新
疆

甜
瓜
甲
天
下
，
東
湖
甜
瓜
甲
新
疆﹂
之
說
。

挑
選
哈
密
瓜
，
如
何
看
其
採
摘
的
時
候
有
沒
有
提
前
？
一

般
而
言
，
要
看
外
皮
的
網
絡
紋
，
愈
是
成
熟
的
哈
密
瓜
，
網

紋
的
凸
起
程
度
愈
是
明
顯
。
另
外
，
要
看
瓜
蒂
，
未
有
成
熟

就
先
摘
下
來
的
，
其
瓜
蒂
有
充
足
的
水
分
，
而
且
是
翠
綠
色

的
。
這
個
哈
蜜
瓜
一
定
不
甜
，
而
且
皮
很
厚
。
因
為
到
了
哈

密
瓜
成
熟
了
的
最
後
一
個
月
份
，
要
開
始
制
水
，
不
能
讓
瓜

田
有
半
點
水
源
供
應
，
這
樣
哈
密
瓜
才
會
甜
美
。
如
此
一

來
，
瓜
蒂
也
會
逐
漸
乾
枯
了
，
不
再
是
青
綠
色
，
而
變
為
淡

淡
的
黃
白
色
，
完
全
沒
有
水
分
。
同
時
，
買
瓜
的
時
候
，
還

要
看
一
看
哈
密
瓜
的
兩
端
，
如
果
顯
得
比
較
軟
熟
，
這
就
是

好
瓜
。
如
果
兩
端
是
非
常
硬
的
，
一
定
是
一
個
不
甜
而
且
厚

皮
的
瓜
。

伽
師
，
在
維
吾
爾
語
稱
排
孜
阿
瓦
提
，
意
為
美
麗
富
饒
的
地
方
，
位

於
南
疆
，
在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西
南
部
、
喀
什
噶
爾
沖
積
平
原
中
下

游
，
塔
里
木
盆
地
西
緣
，
克
孜
河
下
游
，
作
為
古﹁
絲
綢
之
路﹂
上
的

古
老
鄉
土
之
一
，
早
在
兩
千
多
年
前
的
西
漢
時
代
，
就
隸
屬
著
名
的
安

西
四
鎮
之
一
的
疏
勒
古
國
。
伽
師
哈
密
瓜
非
常
甜
，
秘
密
就
在
其
土
壤

含
有
特
別
多
的
速
效
鉀
，
含
量
為>

150m
g/kg

。

伽
師
哈
密
瓜
含
有
百
分
之
四
點
六
至
百
分
之
十
五
點
八
的
糖
分
，
還

有
鈣
、
磷
、
鐵
等
元
素
，
其
中
鐵
的
含
量
比
雞
肉
多
兩
三
倍
，
比
牛
奶

高
十
七
倍
。
哈
密
瓜
果
肉
有
利
小
便
、
止
渴
、
除
煩
熱
、
防
暑
氣
等
作

用
，
可
治
發
燒
、
中
暑
、
口
渴
、
尿
路
感
染
、
口
鼻
生
瘡
等
症
狀
並
且

有
清
涼
消
暑
，
生
津
止
渴
的
作
用
，
是
夏
季
解
暑
的
佳
品
。
食
用
哈
密

瓜
對
人
體
造
血
機
能
有
顯
著
的
促
進
作
用
，
可
以
用
來
作
為
貧
血
的
食

療
之
品
。
如
果
常
感
到
身
心
疲
倦
、
心
神
焦
躁
不
安
或
是
口
臭
，
食
用

哈
密
瓜
都
能
有
所
改
善
。
不
過
，
患
有
腳
氣
病
、
黃
疸
、
腹
脹
、
便

溏
、
寒
性
咳
喘
以
及
產
後
、
病
後
的
人
不
宜
多
食
。

怎樣挑選最好的哈密瓜

蕭
芳
芳
「
百
感
交
集
的
銀
幕
人
生﹂
，
要
從
鍾
文
略
的
攝
影
作
品
談

起
。香

港
電
影icon

、
殿
堂
巨
星
蕭
芳
芳
為
新
近
出
版
，
攝
影
師
鍾
文
略

鏡
頭
下
一
九
六
零
至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香
港
電
影
明
星
影
像
集
︽
不
滅
星

光
︾
︵
鍾
文
略
圖
，
周
蜜
蜜
編
撰
︶
寫
序
，
讀
後
不
無
感
動
，
聯
想
童

年
讀
︽
兒
童
樂
園
︾
半
月
刊
其
中
一
冊
中
文
簡
譯
本
：
︽
孤
星
血
淚
︾
。

在
那
些
艱
辛
歲
月
，
六
歲
進
入
片
場
拍
戲
︵
亦
有
說
法
為
四
歲
︶
，
從
此

與
影
視
行
業
結
不
解
緣
，
以
香
港
說
來
，
除
了
芳
芳
，
相
信
只
有
馮
寶
寶
、

王
愛
明
等
幾
個
當
年
擁
有
一
線
成
人
演
員
名
氣
的
童
星
，
更
能
體
會
箇
中
痛

苦
淒
涼
。

今
天
的
演
藝
明
星
好
做
，
不
用
說
天
王
巨
星
、
一
線
演
員
；
縱
或
三
、
四

線
演
員
都
得
到
娛
樂
媒
體
與
群
眾
的
關
注
，
除
非
不
自
愛
、
不
向
上
或
運
氣

真
的
不
濟
，
身
披﹁
人
氣﹂
，
肯
定
生
活
無
憂
。

回
到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或
以
前
，
除
非
生
活
無
着
，
平
常
人
怎
會
無
端
進

入
「
成
人
不
成
戲
、
成
戲
不
成
人﹂
的
歌
、
影
藝
從
業
員
行
列
？

芳
芳
是
個
好
例
子
，
如
果
去
過
蘇
州
外
圍
水
鄉
古
鎮
甪
直
，
當
知
該
地
文

物
重
點
之
一
：
氣
派
軒
昂
佔
地
甚
廣
之
蕭
宅
︵
今
已
改
為﹁
蕭
芳
芳
演
藝

館﹂
︶
原
為
芳
芳
祖
父
物
業
、
家
族
舊
居
。
如
非
時
代
變
遷
，
流
落
他
鄉
，

兼
逢
父
親
生
意
合
作
遇
人
不
淑
、
更
一
命
嗚
呼
，
原
亦
書
香
世
代
文
化
頗
深

的
蕭
媽
媽
為
家
計
，
怎
會
讓
女
兒
輟
學
成
為
童
星
？

芳
芳
寫
序
，
找
來
鍾
先
生
照
相
啟
步
，
一
九
六
九
年
作
品
、
名
為
︽
兄
弟

姊
妹
︾
。
觀
眾
以
為
大
明
星
、
國
際
影
后
生
活
優
裕
，
她
的
着
眼
點
卻
是
街
頭
，
一
抹

老
時
光
重
新
再
現
，
貧
苦
大
眾
的
寫
實
照
，
以
敏
銳
的
觸
角
、
感
性
而
細
膩
的
筆
觸
描

繪
繁
忙
大
街
幾
個
小
孩
的
動
態
，﹁
…
…
這
五
個
孩
子
承
載
了
那
個
時
代
多
少
香
港
人

在
艱
苦
歲
月
中
奮
鬥
的
故
事
。﹂

從
小
承
擔
艱
澀
童
工
︵
童
星
只
是
表
面
風
光
，
真
正
的
身
份
是
童
工
︶
，
芳
芳
完
全

明
白
香
港
後
來
的
神
話
並
非
什
麼
上
天
或
政
府
賜
予
，
箇
中
有
血
有
淚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母
女
相
依
為
命
，﹁
…
…
媽
媽
保
護
我
們
母
女
倆
一
路
走
過
來
，
什
麼
苦
都
是
她
一

個
人
扛
，
多
不
容
易
…
…
別
的
不
說
，
光
是
拍
戲
領
取
片
酬
，
已
經
夠
她
心
力
交
瘁
。

十
部
戲
有
八
部
是
永
遠
拿
不
足
片
酬
的
。
她
須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去
見
電
影
公
司
老
闆
，

好
話
說
盡
，
每
每
空
手
而
回
。
最
後
肯
付
了
，
卻
是
不
能
兌
現
的
支
票
。
累
積
的
空
頭

支
票
一
大
疊
一
大
疊
地
放
在
抽
屜
裡
。﹂

縱
使
生
活
艱
難
，
芳
芳
媽
沒
有
因
此
而
讓
上
不
了
正
常
學
校
的
芳
芳
疏
懶
，﹁
…
…

不
拍
戲
的
日
子
，
她
總
安
排
我
去
學
京
劇
、
學
舞
蹈
，

還
千
方
百
計
找
來
四
位
良
師
給
我
長
期
補
習
…
…﹂
，

所
以
芳
芳
可
能
成
了
中
國
影
人
史
上
，
第
一
個
在
影
棚

長
大
，
成
為
學
士
明
星
的
人
。
在
擲
地
有
聲
紅
透
半
邊

天
之
時
，
急
流
勇
退
到
美
國
唸
大
學
。
後
來
回
流
，
不

單
止
幕
前
，
還
身
兼
導
演
、
監
製
、
製
片
人
等
等
身

份
，
後
創
辦﹁
護
苗
基
金﹂
，
呼
籲
並
保
障
兒
童
免
受

性
侵
犯
。
從
血
淚
斑
斑
童
星
之
路
走
過
來
，
一
生
好
學

不
倦
，
從
一
個
高
峰
跨
過
另
一
個
高
峰
，
芳
芳
就
是
香

港
一
個
年
代
的
縮
影
，
莫
失
莫
忘
！

童星血淚蕭芳芳

看
了
幾
集
日
劇
︽
天
使
心
︾

︵A
ngelH

eart

︶
，
裡
面
有
位
怪

醫
，
認
為
器
官
是
有
記
憶
的
，
所

以
因
為
換
心
手
術
而
活
着
的
人
，

會
記
得
被
換
心
者
的
記
憶
。
所

以
，
雖
然
換
心
者
不
知
道
捐
心
者
的
背

景
，
但
當
遇
到
捐
心
者
的
親
人
時
，
心

臟
便
會
加
速
跳
動
，
喚
起
了
那
個
人
的

記
憶
。

當
然
這
算
是
科
幻
，
因
為
那
些
捐
心

人
都
是
好
人
，
所
以
換
心
人
會
想
到
報

恩
。
但
如
果
捐
心
人
是
壞
人
，
換
心
人

豈
不
是
要
做
盡
壞
事
？
果
真
如
此
，
那

麼
便
要
拒
絕
換
死
刑
犯
的
心
臟
了
，
不

然
，
器
官
的
記
憶
被
喚
起
時
，
犯
下
的

可
就
是
不
得
了
的
大
罪
了
。

而
且
，
記
憶
是
存
在
腦
海
的
，
不
是

心
臟
。
但
很
奇
怪
，
不
論
東
西
方
，
都

認
為
心
是
主
宰
記
憶
的
器
官
。
當
我
們

想
起
一
些
舊
事
時
，
都
會
說
是
心
想
，

不
會
說
是
腦
想
。
特
別
是
和
感
情
相
關
的
事
，
似

乎
是
存
在
心
臟
，
而
不
是
腦
海
。

所
以
，
我
循
着
這
個
方
向
作
聯
想
，
時
下
不
是

很
多
年
輕
人
自
殺
嗎
？
社
會
何
不
設
立
一
個
名
之

為
安
樂
死
的
中
心
，
實
則
是
鼓
勵
年
輕
人
有
自
殺

的
念
頭
時
，
可
以
選
擇
到
這
裡
進
行
安
樂
死
，
而

不
必
跳
樓
服
毒
那
麼
悽
慘
。
但
當
年
輕
人
進
來

時
，
即
時
進
行
心
理
輔
導
，
能
說
服
他
們
不
輕
生

當
然
是
上
上
大
吉
，
如
果
年
輕
人
非
死
不
可
，
那

麼
在
簽
下
同
意
書
時
，
讓
他
們
安
樂
死
，
死
後
那

些
年
輕
的
器
官
，
便
可
用
作
移
植
之
用
。
這
不
是

一
舉
兩
得
嗎
？

我
相
信
器
官
是
有
記
憶
的
，
但
會
隨
着
當
事
的

人
逝
去
而
消
失
。
因
為
器
官
不
是
會
出
毛
病
嗎
？

像
我
最
近
幾
位
朋
友
都
因
為
腎
器
官
病
變
而
住
院

或
離
世
。
醫
生
進
行
的
治
療
，
就
是
把
那
些
器
官

上
的
病
變
記
憶
除
去
，
就
不
會
再
生
病
了
。
所

以
，
器
官
移
植
是
絕
對
不
能
把
有
病
的
器
官
移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的
，
儘
管
那
個
人
的
器
官
已
逐
漸
失

去
功
能
。
因
為
有
毛
病
的
器
官
是
會
保
存
着
那
病

變
的
記
憶
的
。

會
記
憶
的
器
官
，
科
幻
想
像
創
造
的
小
說
戲

劇
，
也
只
有
心
臟
而
已
。
因
為
心
靈
，
是
最
高
深

莫
測
的
。

會記憶的器官

情感陪護又稱精神陪護，它作為家政服務的一
個新興項目，在中國也只有10多年歷史，早期開
辦者宣稱是受2000年春晚趙本山、宋丹丹的小品
《鐘點工》中「有人花錢僱我陪人嘮嗑」的台詞
啟發，當年只有廣東、江蘇等地的家政服務公司
有「情感陪護」這一項目。
2012 年秋天上映的都市溫情喜劇《哭笑不

得》，則催生了「情感陪護」這一職業遍地開
花。
嚴格地講，情感陪護是一種類似心理醫生的職
業，專門陪伴有此需求的顧客，以安慰疏導其空
虛焦慮不安的心靈。
我身邊就有一位從事情感陪護的男性，姓劉，
今年已65歲，從事情感陪護已整整12年。當年老
劉從企業下崗後，為了解決下崗帶來的生活困
難，同時更為了激勵自己從下崗的沮喪中走出
來，決定外出找點事做做，但做什麼呢，他一時
還拿不準。
一天，老劉從報紙上看到大城市時興「情感陪
護」這門職業。受到了啟發：陪人嘮嘮，消愁解
悶，還能掙點錢，這是件美差，正適合他。老劉
在企業時任過工會幹事，做人的思想工作很有一
套。為了推銷自已，他找來一塊牌子，寫上：
「專業陪護」，陪護理、陪解惑、陪聊天。然後
掛在車龍頭上，大街小巷地推着走，一下子就引
來不少圍觀者，大家覺得這麼大歲數的人出來搞
「專業陪護」挺新鮮，也有人發感慨：這麼大年
紀的人還要為生活奔波，真是活得太累了。可老

劉心裡很坦然。
這時，過來一個中年人，問老劉：「你搞陪

護，有專業知識嗎？」老劉說：「我沒有專業知
識，但我有實踐經驗，對方不滿意可以不給
錢。」這個中年人說：「那好，我正想請個情感
陪護，先試用3天，陪護費每天20元。」每天20
元，對於當時企業職工平均月工資只有400多元
的這個城市而言，已經不低了。因而老劉一口答
應。
陪護對象是一個胃癌患者，病人進食困難，痛

苦不堪，悲觀厭世，拒絕治療，躺在床上苦捱時
光，老劉就開導安慰他，與他談心，並講一些笑
話逗他開心，以緩解他的傷痛。同時，老劉找來
報紙上一些抗癌典型事跡的文章念給他聽，增強
他生存下去的勇氣和信心，漸漸患者的心態平和
了，時間一長，他把老劉當成了知心朋友，有什
麼心裡話都願意向老劉傾訴。
最讓老劉自豪的是他專職陪護過一個外商的老

太整整三年，這位外商的老太性格孤癖，和外商
夫人合不來，一個人居住。找家政服務員更是挑
剔，找了幾個年輕的家政服務員，不是她不合
適，就是人家做不久，老太太有的是錢，她只是
缺人跟她說話，說她願意聽的話，說令她開心的
話，而這一點正是老劉的特長。
老劉飽經世故，閱歷豐富，而且善解人意，老

太太有什麼不順心的事，想不開的事，老劉通過
典故、親歷的事進行佐證剖析點撥，總能讓老太
太解開心裡的疙瘩。

老太太喜歡談家常，談的內容既繁雜又陳舊，
都是些過去怎樣受苦，怎樣殫精竭慮支撐這個
家，怎樣含辛茹苦培養孩子上大學等，想到哪裡
就說到哪裡，囉囉唆唆，一般人很難有這個耐性
聽她說完。但老劉是出了名的好脾氣，認真地傾
聽老太太的嘮叨，嘴裡還不時地「嗯嗯」地答
着。
試用期滿，老太太很滿意，將老劉的月薪從

3,000元加到4,000元，並且不再將老劉當作「情
感陪護」人員使喚，而是稱他為「秘書」，家中
有什麼事也願意和他商量，請他當參謀。
老劉心裡感到特別高興，想不到自己這麼一個

老年「情感陪護」人員還受到外商老太太的這麼
尊重，他慶幸自己選擇了「情感陪護」這一職
業，渾身充滿了使不完的勁。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情感陪護」人員都像老

劉這麼好素質、這麼敬業，從我們今天辦的陪護
公司看，陪護人員整體素質不高，招聘啟事上不
注重知識閱歷，卻注重陪護人員為女性，且要年
輕漂亮，服務內容也比較混亂，與科學意義上的
「情感陪護」內涵有一定差距，有些情感陪護甚
至出現「涉黃」苗頭。
前不久，我到外地辦事時路過一家情感陪護公
司，便有心察訪了一下，這家公司設在一家居民
樓的車庫，面積約17平方，從外表上看同一般的
勞務、房屋中介所沒有什麼區別，只是公司招牌
上的內容頗引人注目：「情感陪護，聊天伴
遊……」服務項目赫然在列。
一位自稱是經理的中年男子接待了我。他熱情
洋溢地介紹說：「我們這兒的陪護小姐絕大多數
在18歲至35歲之間，各種類型都有，有開放型
的，有學生型的，有淑女型的，看着不中意，還
可以換。」他還特別提醒我：「陪護小姐服務絕

對到位，需要什麼樣的服務，你們可以自己談，
公司絕不干涉。」
現代社會的生活快節奏和工作的競爭忙碌，使

人的精神壓力愈來愈大，需要有宣洩的渠道，
「情感陪護」應該說為此提供了一個途徑，對調
節人的心理情緒有幫助。況且我國已進入老年社
會，約有三分之二的老年人家庭出現了空巢現
象，「情感陪護」正好彌補了子女不在身邊或無
法「常回家看看」的「空缺」。然而，作為一門
新興的職業，不少情感陪護從業人員的素質參差
不齊，加之性格、文化、氣質甚至語言等方面的
原因，往往難以滿足客戶的精神需求，甚至會讓
客戶產生厭煩心理。更有甚者，還有人打着「情
感陪護」的旗號，暗中搞色情服務，這更是令人
深惡痛絕的。故不少人提起「情感陪護」都頗有
微詞。
「情感陪護」是一項滿足被陪護人多元化精神

需求的新興職業，其本身就要求從業人員不僅要
懂得一定的心理學、社會學、公共關係學，而且
還要儀表端莊、心地善良、知識淵博、視野開
闊、善於言談，這樣才能滿足被陪護人的精神需
求。
作為一名「情感陪護」從業人員不僅要有一顆

真誠的愛心，讓被陪護人心理上得到慰藉，而且
要使其在思想上受到啟迪，從而使被陪護人的心
胸更加開闊，對生活更加充滿信心，讓被陪護人
的親屬也感到放心、舒心。因此，在發展「情感
陪護」職業的同時有關部門應制訂一套針對「情
感陪護」的科學規範的管理辦法，不能放任自
流，「情感陪護」從業人員必須經過專業培訓，
經考核合格後方可持證上崗；同時對情感陪護的
從業行為應予以規範、指導，以此引導和促進
「情感陪護」步入良性發展軌道。

莫衷一是的情感陪護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新
流
行
用
語
，
叫
人
妻
。
但
沒
有

人
有
興
趣
談
前
妻
。
前
度
成
了
電
影
題

材
，
前
妻
們
無
人
問
津
。

前
妻
身
份
，
盡
見
人
情
冷
暖
。
荷

里
活
電
影
有
︽
前
妻
俱
樂
部
︾(First

W
ives
C
lub)

，
談
前
妻
如
何
處
心
積
慮
報

復
，
不
外
乎
幾
套
板
斧
：
努
力
健
身
，
保

持
外
表
性
感
漂
亮
，
品
味
高
尚
，
生
活
獨

立
，
事
業
成
功
，
還
能
予
無
能
前
夫
及
其

金
髮
女
伴
以
致
命
一
擊
。
看
着
這
些
片
集
，

不
知
怎
的
總
有
一
份
淒
涼
，
以
苦
苦
相
纏
，

報
仇
雪
恥
為
人
生
目
的
，
這
些
前
妻
們
一
點

也
沒
有
反
思
此
等
行
為
的
意
義
。

前
妻
沒
有
位
置
，
這
是
社
會
所
為
，
罔
顧
她
們
在
婚

姻
中
的
貢
獻
。
愛
德
華
．
甘
迺
迪
的
元
配
露
安
．
甘
迺

迪
曾
經
是
他
廿
四
年
的
妻
子
，
也
生
了
個
政
客
兒
子
，

但
後
來
顯
然
婚
姻
不
如
意
，
她
酗
酒
以
致
神
志
不
清
。

愛
德
華
後
來
再
婚
，
到
他
去
世
時
焦
點
都
在
他
的
第
二

任
妻
子
維
多
利
亞
身
上
，
由
她
交
代
先
夫
的
生
平
，
歌

功
頌
德
。
同
樣
的
情
況
，
可
也
會
發
生
在
結
婚
只
有
兩

年
的
現
任
妻
子
身
上
，
因
為
法
律
和
社
會
關
係
，
離
婚

了
前
妻
便
當
在
眾
人
腦
海
甚
至
大
部
分
文
件
中
刪
除
，

沒
人
會
再
提
起
，
連
她
的
子
女
也
不
敢
哼
出
半
響
。

美
國
總
統
選
舉
，
共
和
黨
和
民
主
黨
候
選
人
大
派
家

庭
票
。
特
朗
普
前
兩
任
妻
子
當
然
銷
聲
匿
跡
，
但
她
們

所
生
的
特
朗
普
子
女
們
則
有
責
任
及
義
務
上
台
演
說
，

替
父
親
拉
票
，
絕
口
不
提
父
母
的
婚
姻
關
係
。
儘
管
首

任
妻
子
伊
雲
娜
．
特
朗
普
離
婚
前
盡
顯
榮
華
富
貴
，
夜

夜
擺
宮
廷
宴
，
全
美
國
的
人
都
知
道
她
的
豪
邁
，
但
與

丈
夫
彆
扭
離
婚
了
，
大
家
都
只
會
嘲
弄
她
美
人
遲
暮
兼

遇
人
不
淑
，
沒
有
人
會
記
起
她
跟
特
朗
普
年
輕
時
共
同

努
力
所
經
歷
的
一
切
。
第
二
任
妻
子
更
是
只
有
名
字
。

近
日
在
喪
禮
上
，
耐
心
聽
一
位
未
亡
人
細
訴
丈
夫
生

前
的
點
滴
，
由
相
遇
到
結
合
到
他
病
逝
，
很
完
整
的
一

個
故
事
。
但
我
們
都
知
道
亡
者
自
二
十
歲
開
始
跟
某
女

子
有
過
一
段
很
長
的
感
情
關
係
，
只
是
緣
分
到
他
四
十

歲
算
是
盡
了
，
其
後
他
開
始
了
七
年
的
婚
姻
。
但
沒
有

人
提
起
他
前
大
半
生
的
那
個
伴
侶
；
那
人
最
後
決
定
缺

席
喪
禮
，
只
留
下
一
張
空
櫈
子
。
歷
史
沒
有
完
整
的
，

內
容
選
擇
多
麼
闕
如
，
就
因
為
社
會
的
設
計
，
利
害
的

打
量
，
前
妻
們
都
銷
聲
匿
跡
。

前妻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蕭芳芳是香港一個年代的縮
影。 作者提供


